
从天安门到日本民主党政权 
 

2009 年 8 月 30 日今天，日本反对党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赢得压倒性胜利，获得众议院 480

个席位中的 308 个席位。在日本国会中，众议院比上议院优先，而民主党已经在一些小党派支持下

控制了上议院的多数席位。这在是日本战后和平宪法下，一个反对党第一次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多数

席位。半个多世纪来几乎从未中断执政的自民党从 300 席位剧减为 119 席位，总裁麻生太郎已经代

表自民党承认选举失败。自民党在小泉政权下的回光返照后几度苟延残喘，这一次用尽了威胁等选

举手法攻击民主党是“极左”，也没能阻止保守的日本选民抛弃自民党。民主党领袖和即将成为首

相的鸠山由纪夫已经开始对如何接管麻生太郎首相的政府进行商议。 

鸠山强调这次选举胜利，除了代表政权的交替外、还要更替利益交换的旧政治运作和由官僚支配的

日本主权，并承诺在政府政策上作出全盘的改革。例如，要让日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摆脱美国

式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端，将对邻近的中国寻求更密切的经济合作，将把资金和资源以儿童医疗保健

和免费教育的形式从企业界转投注给家庭，等等。不过，我们没有必要过多看鸠山的讲演。他本人

是日本政治弊端“世袭政治”的典型。他的祖父是前首相鸠山一郎，他的弟弟是自民党麻生政权的

内阁成员。 

本来是自民党死敌的创价学会在冷战结束后抛弃“人道社会主义”等纲领投靠自民党，以为

可以维持自民党-公明党永久执政，这一次从 31 席位落到 21 席位，其中，包括其代表在内的政客

在只有一人席位的小选举区全部落选，被赶出政权。日本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各自保住了原有的 9

和 7 席位。社会民主党席位虽然很少，但因为民主党中还有一些从原来社会党逃过去的议员，再加

上工会等团体对双方的支持，对民主党有一定的牵制作用。但愿他们吸取教训，不要为了一个大臣

的位子放弃原则而全军覆没。 

这一次选举多少摆脱了官僚的支配（自民党议员有三分之一直接来自退休官僚），在鸠山政

权下，不会再出现议员在国会宣读由官僚起草的议案的情况，更不会出现（村山）首相因为不忍心

在继续强占冲绳村民土地的文件上签字而被官僚（防卫设施厅长官）训斥的场面吧！当然，世袭政

治并没有改善，包括鸠山弟兄、福田、安培、麻生、原首相中曾根的儿子、原首相小泉的儿子、原

首相田中的女儿（从自民党换到民主党）、原首相小渊的女儿、原自民党总裁河野的儿子、原首相

竹下的儿子、后藤田的儿子等第二、三、四代议员，还是日本政坛上的主角。他们惯于选举、缺乏

知识和视野、对政策不感兴趣，不可能像他们的祖父们那样在战后带领日本复兴。他们当中，只有

臭名昭著的小泽一郎与众不同，超过其父。 

在日本（以及亚洲）的冷战，结束于 1989 年 6 月 4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对天安门的占

领。从此，日本的统治阶级知道：日本第二大的政党社会党加上所有的打着各式“社会主义”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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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、亲近中国的反对党（公明党、民社党、社民连）已经不可能取代自民党执政了。他们当中的有

识之士（如京セラ Kyocera公司的稻盛和夫名誉会長。）意识到要模仿美国、开始推动形成能够取代

自民党的另一个自民党，而能够担当此重任的只有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小泽。 

这一次选举 大的胜利者是小泽一郎。小泽本来应该坐在今天鸠山的交椅上的。但是，在日

本政界翻云覆雨的小泽毕竟在政府官僚（特别是警务系统）中也树敌不少，在今年 5 月突然被警方

搜查其秘书的违法献金。大家都知道，除日本共产党议员以外，每一个日本政客（包括鸠山，其捐

款名单中竟然有死人的名字）都接受违法献金。小泽刚开始决心抵抗到底，但不久突然宣布辞职。

据每日新闻 2009 年 5 月 15 日报道，小泽在宣布辞职的前一天，秘密会见了稻盛和夫。可见小泽

是在日本财界的意向下，“舍身”保党，才实现了民主党今天的胜利。 

如果我们再回顾起台湾的反对党（民进党和新党）、韩国的反对党也都出自执政党的历史，

更能体会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促使共产党分化的必要。当然，这种分化，必须有客观的环境。前不

久，我联系到“六四”后出掌北大党委的学友，希望被江泽民赶出中国政界的他能够审时度世，学

习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或者俄罗斯的久加洛夫，挺身而出，聚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徒，也可以摆脱

政敌加给他的“李鹏死党”的冤名。他也同意我的“中国革命的成果已经被江泽民集团出卖怡尽”

的判断，但毕竟不敢“背叛” 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校长的父亲。他承认目前“物质力量不够”，

因为他曾撰文要求“我党要有驾驭资产阶级的能力”而被“驾驭我党”的“物质力量”（资产阶

级）的代表势力赶出北京。将来，中国的新的“物质力量”也不会选择他来当中国的小泽一郎吧。 

从天安门事件到民主党执政，日本用了 20 年时间完成了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结构的转换。

在这二十年间，美国的单独超级强权地位已经终结、日本的经济超级大国地位也早已凋零，而中国

的国际地位的崛起更显出国内政治社会矛盾的严重性，中国的民主化更具有世界性的意义。我们不

必期待新上台的美国奥巴马和日本民主党政权能够支持中国的民主、民权（维权等）运动，但要坚

决抵制 20 年前那样的自民党政权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出卖和压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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